
站在全世界平均海拔最
高、 自然条件最艰苦的青海油
田生产基地内，放眼望去，茫茫
戈壁浩瀚无垠， 只有成百上千
座钻塔不停工作， 展现着戈壁
腹地的活力。

1955 年 12 月， 柴达木盆
地第一口深探井获工业油流，
青海油田随之诞生， 为新中国
摘掉“贫油”的帽子作出重大贡献。六十余载薪火
相传。 截至目前，青海油田已发现油田 22 个、气
田 10 个， 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 10 亿吨以上，
年原油生产能力 230 万吨、 天然气生产能力 64
亿立方米、原油加工能力 150 万吨；建成 8 条输
油气管线，年输油能力 300 万吨、输气能力 101
亿立方米；天然气远输到西宁、兰州、银川、北京
等地， 已成为甘青藏宁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其
涩北气田更是成为西气东输的重要气源地，具备
了建成年产油气当量千万吨的能力。

奋战戈壁，为新中国找石油

1953 年，我国原油年产量 43.5 万吨，仅能满
足三分之一的社会需求量， 当务之急是找油。
1954 年 4 月，驼铃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柴达木，
新中国第一支柴达木石油地质大队在此发现了
18 个可能储油构造和 9 处油苗， 揭开了 “聚宝
盆”地下油气藏的神秘面纱。

青海油田作为中国最早开发的四大油田之
一，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 在自然条件严酷恶
劣、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先后发现了
冷湖、尕斯、涩北等一批油气田，建成了世界上海
拔最高的油气生产基地。在我国石油产量极端低
下、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的情况下，为新中国
石油产量注入新鲜血液。

“柴达木盆地是地质构造大烩菜， 各种地质

特征混在一起，因此地震技术困
扰很大，经常有假‘情报’，导致
油气藏很难被发现、识别，难以
做出准确判断。 ”青海油田勘探
开发研究院测井综合评价研究
岗一级工程师李亚峰对记者表
示，“‘聚宝盆’的宝贝非常多，但
是也不好得啊。 ”

但是，青海石油人秉持着“缺
氧不缺精神，山高不缺干劲”的信念不断攻破寻
找接替储量的困局。 “我们把以往手绘的地质资
料，一页页输入电脑进行数据分析对比。 虽然地
面复杂且高寒缺氧，但我们就背着设备一个个山
头往上爬。 ”采油三厂开发室技术人员张梦麟对
记者说。

目前，英雄岭中部 34 口和西部 27 口井获成
功，其中 9 口为罕见的日产“千吨井”。 平面上落
实了狮 58 等六个油气高产富集区，其中狮新 58
井日产百吨且长期保持稳定生产。 目前英西-英
中已累计提交三级油气储量当量 1.6 亿吨，年产
油量实现快速攀升，累计生产原油 76.5 万吨，成
为增储上产源动力。

勇于担当，向技术创新要效益

走在油田生活区和作业区，“建设千万吨规
模高原油气田”的标语随处可见。目前，青海油田
和其他老油田一样，不仅面临寻找新的接替储量
的挑战，还面临控制产量自然递减、提质增效的
难题。

“开一口井，前期成本和工作很多，万吨产
能压力很大。 ‘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原油产量
1131.44 万吨，有 11%的递减，每年要弥补递减，
还要净增量 2 万吨。 对于地层复杂、油藏品味比
较低的青海油田来说，不是易事。”青海油田开发
处处长芮华松说。

眼下， 向技术创新要效益已经成
为青海油田产量增长的一

大秘诀，一批从

基层成长起来的技能专家正在带头引领创新，他
们俯下身去看问题、几十年来如一日，在工作中
勤学苦练，在实际生产中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采油五厂英东第一采油作业区 118 井区采
油班班长乔永青便是其中一员，他通过大大小小
40 余项创新成果， 切实解决了采油作业区在安
全生产、巡查维护等方面的问题。

“青海油田地质条件恶劣且复杂， 降低工人
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尤为重要。小工艺解
决大问题，一切以生产难题为切入点，创新成果
一定要落地。 ”乔永青说，比如新型空心杆密封连
接头的初步应用效果明显，今年若在 400 余口空
心杆采油井逐步推广应用，可减少 500 吨落地油
产生量 90%以上。

得益于各项技术突破，青海油田原油年产量
从 1978 年的 13.6 万吨，跃升到目前 230 万吨，增
加近 17 倍；天然气产量从无到有，目前年产量已
突破 64 亿立方米。

扎根瀚海，高原采油人坚守“战场”

青海油田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让不少人
望而却步，却也留下了“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精神
传承，其中不乏“油二代”“油三代”。

“当年就业报到的时候，我一下车就傻眼了，
满眼戈壁荒滩一望无际。 我想象过这里条件艰
苦，但没想到寸草不生，直到看到座座磕头机才
把我拉回现实。 ”采油三厂狮子沟作业区副经理
李盼说，“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巡井，一只手拿手
电，一只手扛铁锹，完成一次巡井要 2 个小时，满
身汗，又累又怕。狮 205 井投产时候，井上没有食
堂，饭菜从山底拉上来已经凉了。 刮沙尘暴的时
候饭里脸上都是沙子，每天都见不到白净的人。 ”

像李盼这样没有“知难而退”的“80 后”们，
正在逐渐成长为青海油田的中流砥柱。

狮子沟采油作业区所在的原油生产基地，被
人们命名为“英雄岭”。 “英雄岭”上出英雄，一代
又一代石油人斗志昂扬， 从未停止前行的脚步。
滚滚风沙、巍巍钻塔，薪火相传，筑梦高原。

作为中国最早开发的四大油田之一，为新中国摘掉“贫油”的帽子作出重大贡献

青海油田 高原石油人诠释坚守精神
■■本报记者 渠沛然 王林

甘肃省兰州市西郊、黄河岸边的
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下称“兰州
石化”），炼塔高耸、机器轰鸣……

“我们现在有 1050 万吨/年的
原油加工能力。 原油通过常减压装
置后，再经过重整、加氢、催化裂化
等工序， 就可以生产出作为燃料的
汽油、柴油和煤油。再往下延伸到乙
烯装置，可以生产树脂、橡胶等化工
产品。 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包装
膜、轮胎、胶管、汽车配件等必须的
原料。 ” 兰州石化炼油运行二部催
化二联合车间班长杨永纳指着墙上
的生产流程图告诉记者。

作为由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炼厂
发展起来的石化企业， 兰州石化至今
已屹立在黄河之滨 60 多年。 这 60 多
年来，从炼“争气油”、产“第一胶”到如
今建成千万吨级炼油、70 万吨乙烯一
体化企业，兰州石化人不断攻坚克难、
与时俱进，一次次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填补了我国石油化工领域的技术空
白。兰州石化的发展史，正是我国石油
化工自强不息、 追求卓越的高质量发
展史。

新中国石油化工的“摇篮”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
待举。1949年，全国仅能生产汽、煤、柴
油3.5 万吨，90%成品油依赖进口。

1951 年 5 月，时任中共中央西北
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向中央提交
的《关于西北石油勘测研究结果和开
采意见的报告》中，详细叙述了开发
西北石油和在兰州建设炼油厂的设
想。 此后，相关部门赴甘肃勘察，兰州
炼油厂、兰州肥料厂和兰州橡胶厂相
继于 1954—1956 年间成立。 这几家
企业均为兰州石化的前身，也是我国
“一五”期间的重点工程。

1958年 8月 2日， 第一列装满玉
门原油的槽车驶进兰州炼油厂。 9月 13
日，第一套原油电脱盐装置正式投产，9
月 18 日炼出第一批汽油、煤油、柴油
等 6 种成品油， 标志着新中国第一座
大型炼油厂正式建成， 结束了中国只
能依靠“洋油”的历史。同年 11月，兰州
肥料厂与兰州橡胶厂合并的兰州化工
厂建成投产。

1960 年 5 月，兰州化工厂生产出
我国第一批合格的丁苯橡胶，结束了
我国不能生产通用型合成橡胶的历
史，被誉为国产“第一胶”。 从此，西北
大地上诞生的现代化炼油、化工企业
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为新中国石油化
工工业书写了“精彩一笔”。

“从最初百万吨到现在千万吨级
的炼油能力， 从最初 5000 吨到现在
70 万吨/年的乙烯产能， 从最初几千吨到现在 22 万吨的橡胶产
能，兰州石化一直在与时俱进，致力于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石化企
业。 ”兰州石化公司总经理助理、人事处处长徐文学说。

创新驱动 攻克“卡脖子”技术

在兰州石化，至今还流传着“中国催化剂之父”、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闵恩泽当年在此苦心研究、攻克炼油催化
剂的故事，这是我国炼油催化剂崛起的开始。

上世纪 60 年代初， 我国炼油所用的催化剂几乎全部依赖进
口，炼油石油工业部为长远规划，决定自力更生在兰州炼油厂
建设国内急需的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厂， 以摆脱外国技术制
约。 1964 年，兰炼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厂建成，并攻克水玻璃
高压釜超温等一系列技术难题，产出了质优、价廉的催化剂，保
障了航空汽油的供应，解决了国防之急、炼油之急，也为后续国
内炼油催化裂化催化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和人才支撑。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闵恩泽院士常挂在嘴边的话，
也是兰州石化一直以来奉行的宗旨。

“近年来，兰州石化在技术方面不断探索。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催化剂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新开发的医用包
装材料、橡胶技术也都是国内独家，对我国石化产业的技术发
展起到良好的引领示范和推动作用。 ”徐文学说，“‘十四五’期
间，公司将重点围绕化工催化剂、特种橡胶、聚烯烃特种牌号
新产品以及特种油品，全面开展攻关，全面发力。 ”

打造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企业

“解放思想、志存高远，奋力打造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企
业。 ”无论是在兰州石化的办公区域还是生产区域，这样的标语随
处可见。

据兰州石化安全环保监督中心副主任李冬刚介绍：“兰州石
化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在‘十三
五’期间，重点围绕环保新标准达标升级及 VOCs 管控治理投资
约 14.67 亿元，完成了 119 项环保项目建设。 ”

在当前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兰州石化对于碳减排也
有自己的新思考。

“马上成熟的碳交易市场就要形成， 兰州石化也正在做相
关方面的研究，以跟进国家产业政策。 比如如果采用乙烷替换
现在的石脑油制乙烯，收率可由 47%提高到 79%，可大大减少
生产过程中副产的重油。 ”李冬刚说，在陕西榆林，兰州石化 80
万吨/年乙烷制乙烯项目预计将于近期投产。 项目建成后，兰州石
化乙烯总产能将达到 150 万吨/年， 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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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第一个中外合作项目———

安太堡露天煤矿 改革开放“试验田”
■■本报记者 朱妍 于孟林

特刊·寻迹百年

时隔 36 年，68 岁的全国
劳模王天润依然清楚记得那个
特殊的日子———1985 年 7 月 1
日。这一天，山西平朔安太堡露
天煤矿开工了！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我国第一个中外合作项
目，安太堡矿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
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 由美国西方石油公
司原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与中方共同创
建。 1985 年 6 月，合作双方在京签订《合作经
营安太堡露天煤矿合同》， 这个改革开放初
期引进外资额度最大、 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项
目开启建设。

“筹建初期，山上连人影都不见几个。开工那
天，李鹏同志来了，哈默博士来了，中外记者有上
百人，老百姓也呼啦啦涌过来。 我驾着 H241 液
压铲车，挖起开工第一铲土，人群一下子沸腾起
来。 ”王天润说。

晋西北雁门关外的黄土高坡，改革开放的种
子生根发芽。 截至目前，安太堡矿已累计为国家
生产清洁煤炭 5.7 亿吨，资源回收率达到 96%。

在中煤平朔博物馆内，一幅幅黑白照片记录
着安太堡矿的发展历程———为了一座露天煤矿，
邓小平同志先后 6 次会见哈默博士。

已故原煤炭部部长高扬文，在回忆文章里记
下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哈默愿意帮助我们开发
平朔煤矿， 第 1 年能出 1200 万吨， 第 4 年达到
1500 万吨。 就说 4 年，也比我们不晓得快多少。
我们过去搞 800 万吨的煤矿，大体上 10 年建成，
时间很长。 像这样的项目，我们应该采取非常热
情的态度，应当作为专题拍板。 ”

安太堡矿不负众望，创下多个行业“第一”：
建设速度第一， 较当时同等规模煤矿建设周期
缩短 3/4；第一次建成现代化程度最高、产量最

大、 采用单斗电铲-卡车半连续
工艺的露天煤矿；第一次采用先
进的全自动控制全重介洗选工
艺……高效率、高科技、高效益、
快节奏的“平朔模式”，推动我国
煤炭工业露天开采水平一步跨
越 30 年。

“当时我国露天煤矿产能多为 300 万-500
万吨，以人海战术为主，一座年产 300 万吨的矿
需要两三万人。安太堡矿设计规模 1553 万吨，定
员 1600 多人，只用了三年准备、两年建成。 ”平朔
集团总经理刘峰介绍。

1987 年 9 月， 安太堡矿建成投产。 9 月 13
日，邓小平再次会见哈默时开门见山地说：“中国
最大对外合作项目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
建成又一次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走对了。”

“试验田”播种成功，背后却充满艰难曲折。
退休职工朱玉斌告诉记者，1982 年初，原总经理
陈日新带着 15 名同志， 在当地农场租了几间旧
营房，挂起“平朔煤矿筹备处”的牌子。

“大年初一，千家万户欢庆佳节。陈总在当
地人称‘鬼火滩’的乱坟地上，打下生活区第一
根界桩。 寒风卷着黄沙嗷嗷叫，大伙儿就辞旧
迎新了。”朱玉斌清楚记得，在安太堡矿建成之
际，陈日新病倒了，从肾脏里打出的结石碎块
足足装了 5 小瓶，最大直径 2.5 公分。 “连主治
大夫都感叹，即使打止痛针，没有坚强毅力也
撑不下去。 ”

困难打不倒拓荒者，后期波折也未能动摇平
朔人。 1991 年，国际煤炭市场不景气，外方决定
退出合作，生产经营全由中方接手。“下决心把安
太堡矿办好，办得比外国人在时还要好。”转折时
刻，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明确指示。

“外方带走了大部分核心设施。”生产一队支
部书记李忠义举例， 材料仓库原为电脑管理，根

据引导系统可快速找到零件。“没了系统，要找一
颗螺丝钉都是大海捞针。一边暂靠有经验的老工
人手动发料， 一边请来清华大学等高校联合研
发，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软件。 ”

正是凭借这股不气馁、不服输的劲头，党员
干部冲锋在先，带领职工群众沉着应对，生产经
营很快恢复。 煤炭产量一年一个台阶，1996 年全
面达到设计能力。

如今，“试验田”硕果累累。参照“安太堡”模
式， 后期又建起两座两千万吨级露天矿———安
家岭矿、东露天矿。 前者由我国独立设计开发、
独立建设管理，首创先进的“露井联采”模式，原
计划投资 97 亿元、产能 1500 万吨，实际运营投
资减半、产量翻番。

站在高处向下眺望，巨型矿坑犹如一只硕大
的“聚宝盆”，剥离黄土后露出滚滚乌金，卡车川
流不息，电铲上下舞动。周边则是一派绿意盎然，
复垦后的排土场绿树成荫、绿草葱郁，植被覆盖
率超过 95%。除了 30 多种草木，矿区还建有农业
种植区、农牧示范区，年产蔬菜 100 多万斤、花卉
20 余万株。

“1985 年从老家辽宁到朔州，还没进矿区
就想回头。 转眼间，我家 3 代人扎下根了。 ”李
忠义讲起 1994 年在青岛游玩时发生的一件趣
事，“当时路过一处大型工地，我在矿上开过 4
年推土机，一时手痒爬了上去。 听说我来自安
太堡矿，施工人员羡慕得不得了，‘我们都知道
ATB 品牌’。 我顿时觉得，我们安太堡矿真是
越来越好了！ ”

“越来越好”， 这是近 40 年发展的真实写
照。谈及未来，中煤平朔集团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王祥生同样信心满满：“我们将主动融入山
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 抓住碳达
峰、 碳中和的战略机遇， 争做能源革命排头
兵，为保障能源安全继续贡献力量。 ”

“又一次表明，中国改革
开放的路子走对了”

“争做能源革命排头兵，为
保障能源安全继续贡献力量”

“下决心把安太堡矿办好，
办得比外国人在时还要好”


